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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话语是割断殖民者的舌头








      

    

  
    
      



然而这个“被殖民者文化”




仍在往我的根须最底下渗入，




稀释那里野蛮的悸动




也编织出德、纲、常、法的锐利




蒙灰的长长破布上已结满血痂




挥舞的剖刀斜映殖民者的垂涎




我的狂暴迸开了他们诅咒的缠绕




“被压迫者”的集中营给撞塌了墙壁




爆裂，涌泄暴乱的黑




      

    

  